
基于传播范式的媒介传播新现象之考察

金 珊 黄林静

( 福建商学院 传媒系，福建 福州，350012)


［摘 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媒介融合的领域逐渐扩大，传播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中

发展及变化最为迅速的门类之一，而这种变化促使了传播范式回归到元传播的层面并发生了新的变向——— “边界消

融”“渠道再造”和“新媒体赋权”及其互动性的应用领域。只有真正抛弃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利用新近传播学

研究成果，重新考察媒介传播及其技术的变迁，探讨媒介传播技术与人的关系，才能呈现出反观世界的新思维和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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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理论的提出来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托马斯

·库恩［$］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其中提

到范式具有共享性，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1969

年，库恩对范式做出进一步阐释，认为它代表着一

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持有的信念、价值、技

术等构成的整体，也可以当做模型和范例。简而言

之，“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将库

恩的范式理论推而广之，任何 “范式”都意味着由

一定的概念或术语、一定的世界观 ( 主要是信念与

价值) 、一定的范例所构成的实践模式或理论模式。

因此，传播学理论中关于媒介传播的模型与模式都

可以称之为传播范式。在传播学史上，第一个提出

传播过程模式的是拉斯韦尔，他不仅提出构成传播

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还按照一定的结构顺序将其

排列，形成了 “5w 模式”: 谁 ( Who ) ，说了什么

( 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 ( In Which Channel) ，

向 谁 说 ( To Whom ) ， 有 什 么 效 果 ( With what

effect) 。之后的香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与施

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

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等都对 5w 模式做了一定程度的

补充。

早期传播范式注重传者研究，“子弹论”“皮下

注射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培养理论”等多将

信息接收方视为被动的角色。而在 “以数字技术为

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2］———

新媒体诞生后，相比此前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传播时

代，传播渠道与信息接收方成为传播过程中更引人

关注的环节，而这正是由媒介技术革新带来的深层

变化，也正是这变化促使传播范式发生新的变向。

在这样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贝特森［3］在 1951 年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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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的 “元传播”，用以指称人际互动中 “关于传

播的传播”的现象，即 “所有被交换的涉及编码

( codification) 及传播者中间相互关系的线索和命

题”，开始重新回归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在元传播

层面上的讯息交换、关系互构、情境融合、元媒介

的表征性应用等为我们理解新的传播范式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观察路径。

一、“边界消融”与“渠道再造”

2017 年，皮尤研究中心对 4 971 名美国成年人

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新闻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通

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占调查对象的 67%，比 2016

年增长了 5 个百分点，而社交平台也越来越重视自

身传播新闻的功能，总体来看，Twitter、Youtube、

Snapchat 三家用户看新闻的比例增长最快。调查研

究还指出，自 2013 年始，已有一半的 Twitter 用户

已经开始通过该平台获取新闻。在这股媒介融合与

数字平台创新的探索浪潮之中，传统媒介组织的传

统平台边界进一步消融，社交媒体凭借丰富的用户

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分发新闻信息的一个重要路径。

著名社交媒体 Facebook 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正式推

出的站内新闻阅读器 “Instant Article”对全球所有

内容提供商开放，在引入这种模式后，新闻内容直

接被存储在 Facebook 系统，当使用者选择动态消息

上的新闻链接时，不会再被引导至发布该新闻的网

站，而是直接链接到 “Instant Article”页，缩短了

新闻浏览以及下载网页内容的时间，同时用户直接

在社交网站上所看到的新闻也具备更好的表现力，

用户对新闻信息的使用也体现出较强的自主再生产

能力与话语权。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原有传播范式

中直线型的、单向性的传播渠道正随着社交平台与

专业媒介组织平台边界的消融演变为双向性的、多

面性的交流渠道。事实上边界的消融对渠道的重塑

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过程的明显变化，也让用户意

向与行为备受关注，而用户被赋权后媒介生态则面

临着跨时代的改变。

在新闻实践中边界消融带来的变化引起关心传

统媒体发展的学者对渠道再造的关注，一些学者认

为，传统媒体在重新认识信息传受方式、用户关系

的基础上，注重 “用户至 上、渠 道 再 造、跨 界 融

合”［4］或可实现突围。南都报系在传统媒体转型实

践中凭借自身敏锐的市场嗅觉与过硬的专业能力开

启了一条全新的内容传播路径。以 《南方都市报》

为例，这家致力于 “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领军媒

体，面对新媒体的冲击，2009 年初就开始探索报网

互动。一方面，在 《南方都市报》的基础上增加发

行覆盖，加强影响力渗透; 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在

网络、移动终端 ( 南都网、手机报、手机网) 等新

媒体渠道上的介入力度，甚至同广播、电视进行跨

媒体合作，搭建起拥有海量资讯、即时传播和互动

性更强的全媒体传播平台。2014 年 7 月，由 《东方

早报》转型而成的澎湃新闻正式上线，口号是专注

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网页、WAP、APP 客户

端以及微信等渠道都是用户浏览澎湃新闻的入口。

由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澎湃新闻依旧以内容为优势，

以时政类深度报道见长，能够满足精英受众对内容

的需求，在客户端的版面设计上也秉承报纸简洁直

接的风格，营造出一种纯粹的阅读氛围。无论是

《南方都市报》的全媒体转型还是 《东方早报》内

容为王、渠道更新的实践，都是重新认识信息传播

现象以及重视用户体验的结果。

边界消融与渠道再造体现出的变化无意中将新

闻传播过程中的 “元传播”推到了前台，平台与渠

道的变化突出了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在整个过程

中的重要性，即随渠道变化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

正在对新闻传播活动产生整体的影响。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传播范式中的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通常意

味着其他要素的同时变更，导致整体传播范式的嬗

变。传播的平台或渠道承载着具体信息，决定着整

个传播过程的生态，在实践中它的变化代表着传播

者之间围绕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产生着交互性特征

的变化以及传播平台与整体系统的动态演变。媒介

既成为传播的载体，也变成了元传播的载体空间，

通过释放社群人员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完成新

的内容价值链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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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赋权变革公共体系互动方式

旧有传播范式中的传播效果在新媒体时代同样

由于媒介特征改变而引人关注。用户与新科技一同

被赋权，创造了新时代全民参与的传播盛宴。英国

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5］认为，21 世纪的社会驱

动力量来自通讯革命，它将超越个人影响力范围，

并在本质上改变公共体系的互动方式。这一观点显

然被现实佐证，因特网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空间，

一个能够让人们与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

紧密的新空间。在用户赋权这一领域，与传统媒体

相比，新媒体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它将更多的用

户拉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变革了原

有的互动方式。

国内新 媒 体 赋 权 最 早 的 实 践 来 自 微 博 平 台。

2010 年也被称为微博元年，只要是在该平台上注册

的用户都可以用图文的形式发布消息，从所见所闻

到个人感悟，从新闻到文学，从转载到原创，这个

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与交流平台赋予了使用者

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权利逐渐扩散，加速了集体

层面与个人层面的信息沟通与反馈。现今社会通过

新媒体赋权让人们能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这得益

于用户在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

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集体与个人之间信息

交流不充分状况的一种弥补。网络效应带来了公共

空间实践的新发展，网络使用户能方便地发表自己

的见解。

早期关于传播效果的系列理论中，传者把控着

传播效果的范围、深度，但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效

果则取决于信息传受双方的有效互动，而要取得良

好的传播效果，还需互动的方式、频率、范围等诸

要素的科学结合，可以说被赋权的受者 ( 用户) 才

是主导传播效果的主要力量。

站在“元传播”的理论角度，信息传播 ( 尤其

是新闻传播) 本是专业人士单方面的、权威的、居

高临下的发言，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生产的前台

与后台之间的间隔消失，原本界限清晰的舞台与观

众席逐渐融为一体，信息发布的脚本向公众开放，

专业人士再也无法垄断信息生产与流通，这显然称

得上是“元传播”的开放，这种 “去中心化”在公

共领域引起的最为显著的成效就是建立甚至是刷新

了公共体系的互动方式。

三、回归元传播下的新“传播范式”的应用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的互动连接在媒

介融合生态中的作用逐渐加大，代表互动论的集大

成者——— “元传播”重新走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

而新的“传播范式”回归到 “元传播”的层面并不

断演进，需要跨越众多领域来获取新的方法，以求

通过元传播的视角获得解构、重组与应用。当新媒

体已经全面介入人类生活和社会传播中时，需要对

全新的媒介域进行技术、受众和历史逻辑的思考和

体会，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6］在 《普通媒介学

教程》一书中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信息

传播正在经历文字媒介域向图像媒介域转化的过程，

人们对时间上 ( 成本 /效率比) 的经济考量，成为

获取信息的重要考量，这就重新定义了信息渠道，

见证着人类同传播媒介的过程性交互。媒介为人类

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和手段，进而改变人类日常的

生活方式，反过来人类也可以通过媒介来改变自己

的交往心理以及社会的建构方式。比如，随着图片

使用的广泛性，普利策获奖影像中主打的 “战争和

死亡”的母题被打破，开始出现去战争中心化的情

况。这些影像的创作者也不再来自于美国主流媒体，

原生区的地方媒体从业者利用自己对信息源的优势

以小见大，把对战争的负面情绪付诸于以人为本的

主题，通过反身、自省，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自

此，世界媒体的图景因为媒体域的演变开始从单极

化向着多极化演进，这一变化指明了当代人类传播

的走向。

麦克卢汉［7］在 《理解媒介》之 “媒介即讯息”

一章中提出自己的观点: “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

是说，任何媒介 ( 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

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尺度产生的; 我们任何一

种延伸 (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都要在我们的

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其实，这是对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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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警告。媒介的活动是一种历时性、潜移默化的

传播过程，不要只关注内容即抽象实体，而忽视其

自身在改变和创制人类的社会关系和游戏规则中所

起到的重要作用，技术的更新催化着主体的互动和

参与，从而对人类的传播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在新媒体时

代，电影及视频的出产之日，预示着它将不仅仅属

于作者。弹幕视频网站开启了新的受众参与互动形

式，首先其视频来源于“up 主” ( 自己提供影片的

网络用户) 的投稿，用户可自发地搬运，也可将自

己原创的视频上传，综合了观看者和上传者，或者

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的转换; 第二，普通的受众

可以通过底端字幕为视频添加字幕或翻译，亦可以

利用顶端字幕对该视频进行吐槽或者解析，发送的

时间、位置均可自由主动选择，这套合力形成的新

的语言系统就完成了对该视频的二次加工，达到了

不错的传播效果。目前正在热播的芒果 TV 自制的

节目《明星大侦探》同样采用互联网独播的方式，

融合多屏互动，在大数据的引领下，让受众进入角

色的主观视角，成为节目叙事的主导者，反身进行

互动和再创作。除此之外，本土微电影作为一种新

兴的媒介形态，生动展示了城市景观、城市群体形

象以及城市的现代性，不仅推动了中国新类型电影

的发展，而且为城市与外界的联系搭建了新的桥梁，

成为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的极佳载体。

传播范式在融媒体时代下的新应用还体现在戏

剧界———银幕与舞台间时空的双重置换。匈牙利著

名的 电 影 理 论 家 巴 拉 兹［8］ 曾 这 样 解 释 视 觉 文 化:

“通过 可 见 的 形 象 来 表 达、理 解 和 解 释 事 物 的 能

力”。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视觉文化的传

播也开始逐步兴盛，需要戏剧这种 “可见的形象”

的艺术不断调整自己的步调和形态，来适应新时期

的观众的需求。其中田沁鑫的戏剧作品就是对接新

视觉文化的传播范式的成功典范。她在自己的作品

中借鉴了电影艺术中的 “主观镜头” “电影结构”

以及“银幕的分割”等理论，使得戏剧同电影进行

真正的联姻，完美大胆的视听空间契合了当代观众

对更具视觉化的体验和共鸣的需求。

当代传播学应当有一种新的学科使命，它需要

方向的调整与范式的重塑。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

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

与社会、物的关系，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才

能有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才能与哲学元理

论发生关联，才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

科学对话。［9］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图像传播、大

众媒体传播到现在的新媒体传播，元传播在不断转

型和演进。过多地划分类别以及将 “媒介决定论”

亦或是“技术乌托邦”狭隘化，反而会将许多有价

值的传播学思考拒之门外。拓展延伸媒介的研究领

域，使之不局限于广播电视网络等技术媒体领域，

打通各种媒介彼此的通道和界限进行融合，才能让

人与新媒介技术在元传播的层面上真正建立起并行、

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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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ew Phenomenon of
Media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JIN Shan，HUANG Linjing

( Media Department，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ding of the field of media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at develop and change the fastest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This change has caused the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o return to the level of meta－communication
and undergo a new change—“boundary melting”，“channel reconstruction”，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new
media empowerment”and its interaction． Only if we truly discard the premis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make
use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recent communication studies，can we re－examine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t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present a new thinking and new pattern of the world．
Key words: media; communication paradigm; meta－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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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in Universities

PU Wenqing

( Organization Department，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

Abstract: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the foundations that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s routes，guidelines，policies and decisions. As a crucial link connecting the Party and

universities，the Party organizations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in universities act as the political core for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 to educate and unite all faculty，students and staff. By summing up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rom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s together with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basic countermeasur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to ensure a proper orient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in aspects of politics，working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arty organizations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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